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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勘破你自己吗？作家东西在对这句话的追问
与思考中完成了小说《回响》，从直接写人，到尝试去写
镜子里面的人。东西以对人性的拷问、对心灵的探寻
为内核，采用章节互文式的写作方法，将刑侦悬疑与情
感伦理得以融合——奇数章以抽丝剥茧的方式推演了
刑警冉咚咚侦破“大坑案”的过程，偶数章则聚焦冉咚
咚与慕达夫在婚姻情感中的纠结与挣扎。在最后一章
双线得以交叠，人性的思考、情感感受的释放、侦破自
我的余味，最终都在心灵与现实的回响中找到了出口。

小说影视化的难点在于人性的挖掘与内心的剖
白，而这又恰恰是网剧《回响》对小说改编的枢机所在，
如何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人性挖掘得更为深入，
在虚实相生中体现人性的回响。在认知自我、勘破人
性的过程中，东西建构了多重互文——文本与文本之
间的互文、自我与他者之间的互文、自我与自我之间的
互文……试图展现一个精神分析与人性挖掘的独特景
观。导演冯小刚则通过镜像结构与镜像情境的建构完
成了影像化转译，细腻地呈现案件中相关的人以及他
们的精神世界，构建观众和创作者之间回响的空间。

从结构来看，对于案件与情感真相的探寻互为镜
像关系，通过人性的真假显现着案件的虚实。网剧《回
响》将小说中分列章节展开的两条线索得以汇聚、扭
结，以串珠子的方式形成一整条完整的线索，这也让
案件与情感之间彼此关联、相互影响的叙事设计更具
张力，让观众产生更为沉浸、连贯的观剧体验。这点
也恰恰体现在网剧开场的处理上，不同于小说里开门
见山地将“大坑案”呈现在我们面前，剧中首先以一起
超市绑架案引出了女主人公冉咚咚，紧急关头，她接
到了解救人质的任务，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她
近距离接触劫匪并几枪连发果断将其击毙，冷静、专
业、细腻且勇敢的女刑警职业形象迅速深入人心，而
在她回家之后，等来的却是丈夫慕达夫针对自己是否
该向劫匪开出后面接连几枪的质疑，在两人的争执
中，冉咚咚在情感上敏感、多疑且脆弱的一面得以呈
现。同时也让我们在夫妻之间这段拧巴、较劲的对话
中，窥见了冉咚咚与慕达夫之间情感的矛盾与裂痕，
而对于慕达夫开房的真相、两人婚姻能否存续的疑
问与隐忧也从这里埋下了伏笔。开场戏的短短几分
钟，可以说是冉咚咚面对案件与情感问题的一个缩
影，也为全剧奠定了基调——冉咚咚在办案中处处
渗透着她的伦理纠结，她对于嫌疑人徐山川是否强奸
死者夏冰清，而致其成为双重受害者有着强烈的执
念，而对于案件相关人员情感的引导与激发、情绪的
捕捉也成为她审讯、办案的杀手锏，这也使该剧拥有
了情感、推理、悬疑的多重气质。在婚姻情感中，她对
于案件真相的执着审视、对于情感做出非黑即白的理
智判断，似乎也让我们看到了这段令人窒息、莫名其妙
的情感背后的情理之中。

同时，冯小刚还在剧中设置了诸多镜像情境以配
合镜像结构的呈现，展示剧中人所代表的主体与镜像
所代表的幻象之间的关系，而实现在镜像中对于破碎
自我的缝补与理想自我的追逐。剧中冉咚咚在侦破
案件过程中，多次站在瀑布前复现夏冰清被杀的场
景，她与夏冰清面部交叠，试图在意识的相互感知中
窥见真相；同时剧中又设计了冉咚咚坐在涉案酒店餐
厅与窗边的夏冰清数次对望、凝视的情景，她试图走
进夏冰清被害前的情感世界，更试图走进自己的内心
世界。拉康在镜像理论中提出镜像是他人眼中的自
己的形象，或者他人的想象，主体不是自我，而是自我
形成过程中建构性的产物，主体建构正是把自我想象
成他人，把他人指认成自我的过程。看似婚姻幸福美
满的冉咚咚为了追求永恒纯粹的爱情而渴望逃离婚
姻，夏冰清却在被强奸后沦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
者，对于金钱和利益的追逐，让她对徐山川产生了强
烈的依恋而渴望走向婚姻。可见，欲望正是因为匮
乏而存在，离婚与结婚、破案人与被害人，她们内心真
正渴望的到底是什么，她们在虚幻的镜子中彼此凝视，

也通过对方而自我凝视。
后视镜、穿衣镜、化妆镜、清澈的水面……冯小刚在

剧中用了大量具有映照功能的实体之“镜”展现对于人
性的洞察与自我的认知，小三夏冰清找原配沈小迎摊牌
的剧情便是以后视镜为核心的镜像场景予以呈现的，镜
中沈小迎笃定的眼神与夏冰清眼神的躲闪与害怕形成
了强烈的对比，导演捕捉到了眼睛最能体现人物心理与
情绪这一点，通过小小的后视镜将其予以放大，而沈小
迎的镜中之像正隐喻着夏冰清所渴望、追逐的理想之
我，这也为夏冰清之后的行动逻辑与命运的悲剧埋下了
伏笔；同样，剧中冉咚咚与慕达夫之间的情感线索也通
过大量镜像场景的设置而予以贯通，冉咚咚与慕达夫在
口香糖时期爱情片段的闪回，与他们当下飞行时期的情
感状态互为镜像，诚实与疑似出轨的遮掩，代表着冉咚
咚理想中的爱情与现实情感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而这样
的张力也同现在房间与客厅之间穿衣镜的映射与隐喻
中。剧中二人对于是否出轨以及婚姻里忠诚问题的探讨
场景往往在穿衣镜前的客厅空间里呈现，而冉咚咚对于
自己的剖白也往往在化妆镜前完成，镜像是内化的完美
的自我形象，也是完美婚姻关系的模样，隐喻着冉咚咚理
想自我与对完满婚姻的想象，幻象在于维持欲望，是想象
中获得欲望满足的过程，冉咚咚一面渴求着幻象中的完
美爱情，一面为在现实中无法得到而失落，甚至肆意消
耗，镜像表达下的真假虚实，更让我们看到了人物性格的
多面性与人性的复杂。

而剧中对于案件侦破的呈现，又形成了一连串的镜
像关系，夏冰清死于一场层层外包的凶杀之中，从徐山
川、徐海涛到吴文超、刘青，再到易春阳，没有一个人是
无辜的，他们互为镜像，在欲望与内疚的拉扯中，将杀人
的罪责流转到下一个人身上，徐海涛如同徐山川的镜
像，让徐山川得以在镜像的理想之我中将责任转嫁给自
己的侄子，摆脱杀掉夏冰清的动机，同样，徐海涛又以吴
文超为镜像，填补他结婚买房子的欲望而消解伤害夏冰
清的歉疚，吴文超在面对需要资金周转的困境与对夏冰
清的愧疚中，又找到了他的镜像刘青……他们沉浸在镜
像中的理想之我（他者）而将破碎的、歉疚的自我得以缝
补，在想象中为自己的欲望编织充分的合理性而摆脱罪
责。剧版将这条层层流转的线索编织得更为紧密，使得
看似荒诞的结局在对隐藏人性的层层剥离中走向了真
实。通过放大人物关系的镜像关系、建构镜像情境、布
设镜像道具、改编镜像结构，剧版《回响》在悬疑与伦理
的交织中将我们引入了对于心灵与人性的观照与叩问。

作为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网剧，镜像中的人性抒写也
借由考究的视听表达而走向了纵深，全剧以暗绿色调为
基调，使得观众在观看时感受到一种压迫感。而长镜头
的悬疑带入，避免了过多的剪辑和角度的变化，凸显场
景气氛，反复增强了情节的张力。半剪影的用光呈现了
人物性格，剧中前景人物往往处在阴影里面，而采用较
为明亮的背景，以此来折射和象征某种在心理层面上内
心的感觉——剧中的每个人都处在阳光下，但似乎又都
有见不得光的地方。场景美术的设计也能体现这部作
品的匠心，剧中以色调和布景体现人物关系，如冉咚咚
的房间在客厅的一端，而慕达夫的书房与女儿的卧室
在客厅的另一端，女儿与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夫妻间
如同天平两端托盘之间的疏离感在场景的布设中得以
揭示。而夏冰清的家布设在了城中村的握手楼中，设
计者将房顶尺寸故意压低，并将门窗在视觉方面做了
压缩，客厅与房间不对称的布设使得空间布置失衡，这
一状态将夏冰清一家生活的不如意以及压迫感展露无
遗，面对父亲开车撞人后被裹挟的无底洞式的赔偿，面
对父母未经她允许修改她报考志愿的无奈，夏冰清极度
渴望逃离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环境在场景布设中得到了
映射，网剧将小说中由文字传达的内视性通过情动化场
景予以传达，视听的虚实与人性的真假也随着剧情的铺
展而交互回响。

（张晶系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谷疏博系中
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我首先是小说《回响》的读者，然后才
成为网剧《回响》的观众；东西则首先是小
说《回响》的作者，然后又成为网剧《回响》
的编剧。在本文开篇指出这一点或许并
非多余，这影响到我如何理解和接受这部
网剧，以及东西如何通过大众文化形式去
传达他更深层的文学追求。

《回响》这部小说读起来很爽，主要因
为它有侦破、悬疑等类型文学元素。小说
采用双线结构，与现实中“大坑案”的追凶
破案并置的另一条线索，是女主人公、警
官冉咚咚对丈夫、文学教授慕达夫是否背
叛出轨的侦查，相比前一条主线，这条两
人之间的心理战更为内在，也更具张力，
充分展现了小说家东西的语言艺术、叙事
才华和透视人物内心的能力。它是东西
式的充满智性的语言，如“他知道她没睡
着，她知道他知道她没睡着，他知道她知道
他知道她没睡觉，但还是假装睡着，这一夜
两人都翻来覆去，他不高兴她调查他，她不
高兴他骗她”。“最好的答案是既让他相信
又不伤害她，否则相信又有何意义。”诸如
此类的妙语警句直抵人物内心，装满了两
个人的生活，这正如有评论家所言：“满是
语言的生活”，这种生活跟东西在此前小说
中所虚构的“没有语言的生活”一样，都不
是寻常的现实，然而，这正是作者独特的探
索和思考，他的小说是在追寻一种不可能
性。他常常通过设立极致的人物命运和
情境，从中探索人性的幽微与复杂，思考
人的存在本身。

在由小说改编网剧的过程中，我们看
到，心理战的部分削弱了，大量的心理活
动没有了。这可以理解，毕竟画面无法直
接展示生动微妙的心理描写，它们有些直
接转化为画外音作人物的内心旁白，更多
则需要依赖两位演员精湛的演技，去营造
一种心理氛围。与此同时，故事情节的现
实性增强了。比如网剧对小说的一个重
要改动是关于“大坑案”受害者夏冰清，小
说中夏冰清只是因为单纯不喜欢父母所
安排的按部就班的医院护理工作，选择辞

职另寻工作，从而偶遇徐山川，也就此掉
入了命运的陷阱，走上不归路。在小说
中，夏冰清成为徐山川的情人，更多地被
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犯罪中的被害人对
于加害人产生好感）加以解释，颇具心理
学色彩。而在网剧中，则加入了夏父驾车
撞人致残，因不停被伤者家属索赔导致小
康之家转瞬堕入深渊，夏冰清为了缓解家
庭经济危机，急于拿到徐山川公司的工作
机会，从而给了对方可乘之机，又在被徐
山川强奸之后，为了帮家里还债几经挣扎
才接受徐山川的金钱补偿，进而一步步沦
为对方的“小三”。这些改动强化了夏冰
清作为背负生活重负、被侮辱被损害的弱
女子形象，也容易获得普通观众的同情和
道德感上的宽宥。

尽管有不少情节改动，网剧《回响》在
总体上还是延续了作者和编剧东西在小
说中的思索与追问。其一，是丈量每个普
通人的人心与“恶”之间的距离。案情侦
破是不断蔓延式的，一个人牵起另一个
人，从徐山川、沈小迎，到吴文超、徐海涛，
到刘青、易春阳，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到
这起案件中，如一粒石子掷入水中，波纹
一圈一圈荡开。其实人心也如那荡开去
的涟沦。最终动手杀害夏冰清的是疑患
精神分裂症的民工易春阳——这个案件
链条中的最末端的人物，是偶然的闯入
者，与受害者本人并无任何瓜葛；即便是
最后冉咚咚锲而不舍地揪出了案件幕后
的始作俑者，从强奸犯到谋杀主使的徐山
川，这样的结果设计或许还是会令习惯了

“大反转”套路的观众的期待有所落空，也
较难满足刑侦悬疑剧迷们的“烧脑”趣
味。然而，不仅是案件链条起始端的徐山
川和末端的易春阳，这个链条上的几乎每
个人都盼望夏冰清从眼前的现实中消失，
他们或许可以以自己并没有亲口说出“干
掉她”来为自己辩护和脱罪，但他们的心
理动力相互交织，逐一传导，终于传到了
易春阳的那只犯罪的手上。大风起于青
萍之末，每个人出于自私的愿望共同作
用，最终造成了这起犯罪，他们与“恶”、与
事实犯罪之间的距离或许只隔着一层尚
未捅破的纸。当然，作者并没有从纯粹的
心理学层面、从人性善恶的抽象层面去解
释人的行为，而是给予每个人物的行为以
社会基础和现实逻辑，比如吴文超因身材
矮小而遭到父亲的嫌弃与怀疑，并最终导
致原生家庭破碎，使他从小就深切感受到
亲情缺失；沈小迎、徐海涛、刘青等人也各
有自己出于婚姻、金钱等现实利益的考
量。推而广之，甚至夏冰清父母的过失、
那位已婚文学教授对卜之兰始乱终弃的
行为等，也都从不同方面间接引发了这场

悲剧。
其二，对“爱”的反思与追问。从新时

期之初女作家张洁的那篇《爱，是不能忘
记的》横空出世、石破天惊，围绕“没有爱
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命题，掀起一场关
于爱情婚姻道德伦理的讨论，到“仅有爱
情是不能结婚的”，再到“不谈爱情”……
随着中国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化，文学中的
爱情话语也历经沧桑，从理想的高处往现
实的地面不断下沉。这就好比《回响》中，
东西借冉咚咚之口归纳总结的婚姻生活
的“三段论”。第一个阶段：口香糖期。顾
名思义，那个时间的感情就像口香糖，又
甜又黏，为期三年。第二个阶段：鸡尾酒
期。这个时期的感情，就像鸡尾酒，所有
的父爱母爱，亲情爱情全都搅和在一起摇
晃，时间是从妻子怀孕到孩子五岁。第三
个阶段：飞行模式期。这个时期好像把爱
情给忘了，就像手机调到了飞行模式，明
明没有关机，却没有信号。这可谓是现实
生活中很多夫妻的婚姻情感状态，人们每
每习焉不察，或者默认为无可避免的过
程，甚至接受了感情的千疮百孔。然而，
冉咚咚在此警醒，她不接受、不认可，她要
维持纯粹的爱情，于是她要追查慕达夫是
否出轨背叛，她反复追问“你还爱我吗”，
她再三寻思“怎么知道他还爱不爱我”，她
让我们重温了有些久违的、具有人文色彩
和理想主义的知识女性对于真爱的追
寻。从《萧红》到《人世间》再到《回响》，演
员宋佳对于一系列有点神经质的、倔强执
拗的知识女性的塑造，已驾轻就熟，深入
人心，能引起观众，特别是女性观众的共
鸣。这些角色并不讨巧，在很多人看来也
不可爱，但却是富有魅力的女性形象。

“大坑案”最终告破，然而，感情却还
没“破案”。关于慕达夫究竟有没有出轨
的事实，在小说中刻意没有交代，而在网
剧中却通过两段闪回的镜头告诉观众，慕
达夫两次开房是因为确实动过出轨的念
头，只不过没有迈出最后那一步。但最
终，冉咚咚还是选择了信任和包容，这是
编剧留给观众的善意与暖意。然而，我觉
得最动人的恰恰是这种追寻的意志，我们
明知道爱与不爱的追问或许是一种虚妄，
我们不能确认对方是否还爱自己，甚至自
己是否还爱对方。人心是最大的悬疑，也
是最大的谜案，正如慕达夫对冉咚咚的质
疑：“别以为你破了几个案件就能勘破人
性，就能概括总结人类的所有感情，这可
能吗？”人类在对世界与自我真相的不竭
追寻中迸发出感人的伟大力量，而文学艺
术对人心的探寻同样没有止境，借用一句
话说，案件结束的地方，文学开始。

（作者系《光明日报》高级编辑）

小说影视化的难点在于人性的挖掘与内心的剖白小说影视化的难点在于人性的挖掘与内心的剖白，，而这又恰恰是网剧而这又恰恰是网剧《《回响回响》》对对

小说改编的枢机所在小说改编的枢机所在，，如何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人性挖掘得更为深入如何把并不是非黑即白的复杂人性挖掘得更为深入，，在虚实相在虚实相

生中体现人性的回响生中体现人性的回响。。在认知自我在认知自我、、勘破人性的过程中勘破人性的过程中，，东西建构了多重互文试图展东西建构了多重互文试图展

现一个精神分析与人性挖掘的独特景观现一个精神分析与人性挖掘的独特景观。。

网剧网剧《《回响回响》》::

镜像中镜像中的人性拷问与抒写的人性拷问与抒写
□□张张 晶晶 谷疏博谷疏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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